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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朋友发了一篇微信，
寥寥几句文字，主打几幅
插花图片，是两枝蝴蝶兰，
疏影横斜，淡雅清新，赏心
悦目。只是插花的玻璃瓶
子不讲究，虽是玉壶春瓶
的造型，但还有螺纹口，可
能原来是某种酒瓶子，被
临时拉了壮丁。现代画师
郑师玄说“斗室春生气自
温，唐花瓶配水仙盆”，少
了一些随意，多了一些格
调。
屋子里摆上这么一件

案头清供，尤其在书房里，
满室生春。“残红尚有三千
树，不及初开一朵鲜。”就
这么两枝花，春的气息就
扑面而来。有清雅的人，
才有清雅的花，才有清雅
的情调。
蝴蝶兰，顾名思义即

可，像蝴蝶一样的兰花。
因是属于热带兰，传来北
京也不久。据说初始是
在云南培育好，以后流入
北京花卉市场。蝴蝶兰
来京流传开的时候，大概
与我到北京的时间相近，
1995年左右。北京传统

的 案 头 清
供，一直以
水仙第一，
尚有香橼、
佛手等。
古人所谓“案头清

供”，就是摆在案几上的
一些富有情趣的物品。
书案上除了文房四宝，还
可以摆些插花、奇石、古
玩摆件、小盆景等，这些
就通称清供，清雅的供
品之简称，摆在桌案上，
就叫案头清供了。一小
盆文竹，一小块太湖石，
一个小葫芦，甚至几个
水果、玉器的摆件……只
要自己喜欢，想摆啥就
摆啥。规矩没古人大，
讲究也没古人多，只要
桌案上摆得开，大可以
随便摆。话是如此，但
常见都是摆些小巧清雅
别致有匠心的，没见过
摆过一盘红烧肉、一盘
清蒸鱼的呢。
我也曾摆过案头清

供，而且那清供幸福绵长，
至今还在我家里茁壮成
长，只是已不能摆在桌案

上了，只能
摆在屋地
上了，因为
它 长 得 太
大 了 。 来

京的第二年（1996年），从
同事那里要了一株扦插枝
条，说是“八宝”，我记得我
姥姥家里养过的，姥姥叫
它“万年青”，我一直到现
在也不知它具体叫什么。
找了一个罐头瓶，插在里
面等着它生根。它有幸命
大存活，就算是我的精心
栽培吧，终于生根，然后移
栽到盆，再由小盆换大盆，
我本无心向明月，奈何明
月偏照我这沟渠，它长势
那是相当地良好。大概是
五六年前吧，它已经高1

米半，枝丫覆盖直径近3

米了。那时除了没见过开
花——也不知开不开花

——叶子肥厚，绿意盈盈。
以后书桌长期凌乱，

再没摆过这种清供，主要
是怕洒了水，湿了书。只
是随便摆个破酒瓶、茶叶
罐之类。远不及“自安禅
悦”的清雅闲适。
时代的进步，我们所

能享受的生活越来越好，
所能获得的也越来越多，
但传统的情趣却离我们越
来越远。案头清供在与不
在，好像并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于生活情调。生活
还在，情调呢？

茶 本

案头清供

春雪夜吟
上元将近燕将回，先有纷纷细雪来。
独领龙舟泛湖海，相携蛇酒上楼台。
荒原不记风前醉，乱世犹怀劫后哀。
节气难违春已到，皑皑一点报梅开。

夜梦老友建平
夜梦建平窗月斜，咖啡滴滴忆年华。
无常世事笑失马，有燕人生欣得家。
白雪红炉同醉酒，黄尘紫陌共寻花。
那时滋味谁犹记，肉脯香浓就苦茶。

得汇文中学旧文复印精美册
六十年前史作诗，汇文一梦少年时。
未忘风雨百花意，犹念春秋半世思。
旧作纷披枝尚浅，老来憔悴忆多迟。
雪泥鸿爪情无限，纸上寻师即见师。

和小弟小京重回老街
结伴小街春又行，泡桐巷口似相迎。
梦回大院浮生老，酒饮宽心世事轻。
浅屋是非剩多味，窄门出入有余情。
转身忽见故人笑，一架藤花照眼明。

肖复兴

甲辰春草

重 庆 林
建刚博士知
我对陈寅恪
晚年诗有兴
趣，以凌梅生

整理的《又向流云阅古今——凌道新诗札日记存稿》见
告，并云或有新史料线索。
我将此书读过，知凌道新出身燕京大学，一九七四

年去世。早年和吴宓过从甚密。凌英文甚佳，旧诗修
养也好，平时喜读陈寅恪诗。书中偶有涉及陈寅恪处，
但多为习见资料，对笺证陈寅恪晚年诗今典，似无直接
帮助。但我在书后凌道新日记所附照片中，发现他抄
录的二首陈寅恪旧诗，与以往陈诗大异，或可视为新见
陈寅恪旧诗。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凌道新在四川梁平劳动

改造，在笔记本上默写了陈寅恪四首诗，其中有一首全
诗：“鸡林鸭绿阵云深，谁启开边武帝心。汉腊只余残
烛夜，楚氛翻作八方阴。烦冤新鬼家家梦，破碎河山寸
寸金。剩有宣和头白老，岭梅如雪对哀吟。”
陈寅恪一九四五年有《玄菟》一首，全诗：“前朝玄

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月照，汉关从
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
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二诗比对，可知凌记
陈诗系由《玄菟》改造而来，古典及造句语词，符合陈诗
旧例，陈有改旧句作新诗的习惯。凌默写陈诗，个别字
句与原诗有差异，应属正常，但句句差异，显然不属记
忆问题，观察凌记其他陈诗甚少失误，可判断这是一首
新见陈诗，意义非常。
陈寅恪旧诗，当年未公开刊行，多存于友朋日记或

往来书信中，日后此类史料发现愈多，新见陈诗的机会
也愈多。
凌道新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抄录一九四五

年陈诗《与公逸夜话用听水轩韵》，与通行本诗句多有
差异。此题共四首。第一首相同。第二首略异。第三
首完全不同，应为新见旧诗。全诗：“昨夕图浮色变空，
众生形解动刀风。东飞帝子冤成鸟，南伐军人惨化
虫。细柳一般兵作戏，大槐何日作方终。皂罗今岂长
安有，愁杀鸡群老秃翁。”第四首略异。陈寅恪旧诗传
抄过程中，时见语词差异，比对差异，对理解陈诗多有
启发帮助，不可忽视。

谢 泳

新见陈寅恪旧诗

《谢亮泡饭》带着
《弗洛伊德面》陆续与
“夜光杯”的读者见面，
勾起“上音”内外不少
人的回忆。“泡饭”的始

作俑者谢亮，退休后定居奉贤，我劝他在奉贤就地开一
家小饭馆，索性就叫“谢亮泡饭”。不敢保证一定火，但
肯定会有回头客，或许还能拉动经济增长。
写《弗洛伊德面》的想法，最初来自黄荟，当年他在

“上音”的名教授陈铭志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是个美食
家。歌手李娜30年前准备个人交响演唱会时，长达一
个多月的排练中，每天为李娜弹伴奏的就是黄荟。之
后，他又为李娜量身打造了声乐套曲《苏武牧羊》。后
来黄荟游走边疆各省采风，写下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的
管弦乐作品。去年初，他的声乐套曲《黄河》出了唱
片。某次旅行途中，他与我聊起了“弗面”，我据我们之
间所谈，写下了该文给了新民晚报。日前，他们几个老
同学，聚到了谢亮家，黄荟掌勺，午餐“弗面”，晚餐“泡
饭”，不亦乐乎。
远在斐济传播文化的燕子，在朋友圈里将上述两

篇文章转发，说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音”人的集体
记忆。燕子的同学林晨，是名古琴艺术传承人，她补充
说：这是“上音”人及“上音”家属的共同记忆。林晨说：
只记得父亲总和学生们一起去吃“弗面”。燕子答复林
晨：你那时是乖女孩儿，弗洛伊德面是深夜食堂，那个
时段你出不来。
林父友仁先生，是“上音”的名教授、大古琴家。凡

被人当面称大师时，林先生总答：我不是大师，是大厨
师。知情者透露，林先生家，酒多，从五粮液到五加皮，
都有。他尤爱喝黄酒，黄酒中，尤爱喝太雕、和酒。他
说徐青山的《溪山琴况》，第一个字就是“和”，琴与酒，
不分家，喝了和酒，就会弹琴了。
“上音”85岁高龄的张眉老教授有大段留言，我就

直接照抄了：看了这描述，
闪回了我在上世纪50年
代漕河泾（“上音”旧址）学
生时代的生活场景。当时
的“上音”，是漕河泾四百
亩农田上独一无二的建
筑，周围是鸡啼蛙鸣，空气
中飘荡的都是田野的清
香。晚上，疲劳的学子最
大的欣慰就是躺在草地
上，举头望星空。到了10

点，“一阵阵的梆子声会准
时在校门口响起，召唤着
我们纷纷而起，向校门口
奔去。阳春面的小葱香，
已经弥漫四周，等候着我
们这些馋猫饿狼。我一生
吃过各种浇头的面，但我
只怀念那碗最鲜最香、漂
着葱花和些许蛋皮虾皮的
阳春面。如同我一生中最
怀念的时光，就是漕河泾
校园内最清纯最幸福的青
春岁月。

蒋 力

“面”的记忆

“保持身材”这四个
字，几乎是一个亘古不变
的热门话题。能延伸出来
的方法论堪称海量，总结
下来，无非四个字：少吃多
动。再精确一点：七分吃，
三分练。再科学一点：知
道各种食物的卡路里，知
道有氧无氧的区别。再时
髦一点：液断、16+8饮食
等等。
花 样 层

出不穷，知道
很多道理，但
保持何其艰
难！要么干
脆减不下来，要么就算减
了也保持不住。身为一
个 多 年 来 体 重 维 持
45—46公斤，有上镜需
求，长期保持身材的中年
少女，我也有在想：自己
的方法论是什么？有什
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无意中看到一本书，

有个看似枯燥，但让人醍
醐灌顶的理论。人们如何
确认目标：成为——做
——拥有。

我们的目标是“拥
有”，拥有健康有型的身
材，而减肥的各种方法，是
要“做”的事情。比如：节
食、健身。坚持最多两个
星期后，放弃，回到原点。
这是典型的只追求“做”，
而不重视“成为”的例子。
不是要为了减肥寻找完美
的食谱，也不是为了减肥
咬牙付昂贵的私教课，是

你内心深处，到底要成为
什么样的人。
我上学是在一个偏艺

术系的院校。宿舍隔壁就
是播音主持系，她们有体
重考核，上秤重了会罚
钱。从大学起，我身边就
围绕着很多闪耀的小姐
姐。在食堂吃不加麻酱的
水煮菜，白天怕晒黑傍晚
去操场跑步，晚上在狭窄
的宿舍床上拉伸……
工作以后，我的任务

是采访影视明星，无一例
外，他们身材都保持得很
好。在我三观未稳的时
候，内心深处就有强烈的
愿望：我想拥有那样的身
材。再到后来，意识到自
己不过是很普通的人。
但这个“成为”变得更为
具体：我希望自己是灵活
的，不臃肿的。我不接受

身材走形，即使到七八十
岁，头发都白了，身板也
是直的。
因为这个“成为”特别

清晰明确，保持身材这件
事情，反而更容易变成日
常，变成一个不难坚持的
习惯。
我观察过身边很多瘦

子，包括号称自己吃不胖
的人。发现她们都有共同

的习惯：
对食物没

有匮乏感。吃
饱了，就停，不
怕剩饭。比起

饿，吃撑对她们而言更难
受。
什么都吃，包括高热

量，并不会刻意节食。但
只吃自己爱吃的，相对挑
食。
不爱吃零食，觉得嘴

巴一直嚼东西很烦。也吃
零食，但吃完零食饱了，就
当一顿正餐。要么不爱喝
饮料，要么喝完一杯奶茶，
也饱了……
怎么说呢，“吃”其实

没有万能公式。每个想
保持身材的人，都需要摸
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案。
因为这不是心血来潮管
两三天，或者控制一个礼
拜就能搞定的事情，是
一，辈，子的事情……一
辈子。所以，它必须得是
一个长期的习惯，不然无
法坚持。

赵款款

把保持身材变成习惯

最早对餐桌有兴趣，是缘于十
年前读的一本书，名叫《吃饭》。这
是章小东老师的一本书，把她半生
漂泊在海外的辛酸苦辣都写进了吃
饭里。她说：“米饭、小菜都是通人
性的东西，只要用心对待，就会得到
回报。”也是因为这本书，我第一次
对吃饭这件小事有了不一样的理
解，而这种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
家庭成员的增多，也在发生
着变化。
早年一个人在香港打

拼，房租贵，所谓的餐桌也就
是屋子里唯一能放东西的桌
子了，计算机、书等等杂物常年摆
着，只有在吃饭时才会收拾出一个
角落，就够放得下一碗饭菜，随意应
付一下便是一餐。后来成了家，两
口子的日子，自然忍不住在餐桌上
下功夫，应着时节配鲜花，买不同的
餐布配餐具，各自一天工作回来，也
就这点时间可以聊天说话，日常的
小情调就都在这桌上了。可是随着
小朋友出生，鲜花很久没买了，花瓶
变成了奶瓶、辅食器，所谓的餐桌，
更多时候是一张育儿操作台，应付

一天的手忙脚乱。真的是如刘再复
先生所说：“尝到饮食的苦味与臭味
之后，才懂得什么叫作生活。”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虽然家里

有更大的客厅，有更私密的房间，但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齐齐整整地吃
饭，各自说着一天在外的趣事，却是
一天里最温馨的时光。有时候夜班
迟归，孩子们早早睡下，他们还会留

下纸条，用稚嫩的笔触交代要我们
帮忙处理的事儿。记得有一次，因
为连着几天夜归，哥哥还特地写了
一句：“妈妈，我想你了。你什么时
候回来吃晚饭呀？”那一刻真是扫空
了所有的疲惫，幸福感满满。
虽然幸福，但餐桌上还是免不

了杂乱。兄弟俩觉得，书房再好，也
不如挤在餐桌上一起做功课来得自
在，“这不是方便你们检查功课嘛！”
他们还振振有词。以至于每天都会
堆满兄弟俩的功课、课本，餐桌成了

家里最乱糟糟的地方之一。可是，
除了每天写作业，餐桌上还有很多
特别的回忆，比如第一次有女生给
哥哥写“情书”，不知道怎么回复的
他，傻坐桌前许久，才提笔给人家回
信。还有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乐高，
一千多个零部件，厚厚一本帮助书，
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俩小子，好几天
守在餐桌前，那认真专注的样子，真

是可爱极了。
当然，家里的餐桌也有

精致干净的时候，通常是家
里人的生日、纪念日，或者是
有客人到访的时候。我们也

会准备外婆最爱的鲜花、小朋友喜
欢的玩具又或者是干脆清空，摆上
热乎乎的一桌饭菜，招待亲朋好
友。毕竟，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
吃饭，就是家的味道、故乡的味道、
小时候的味道。

邢 舟

小哥俩的餐桌时光

1958年，我家后门外是
一块用竹篱笆围着的泥地。
老妈是从绍兴山村出来的，
马上就因地制宜沿篱笆边播
下了十几粒丝瓜籽。丝瓜长

得很快，而那高高的竹篱笆让善于牵丝攀藤的丝瓜茎枝
叶卷须大展身手，绿色的藤蔓枝叶居然喧宾夺主盖满了
原来的黑漆竹篱笆。不久，很多像小喇叭一样的黄花
开出来了，接着黄花的根蒂处有嫩绿的小丝瓜现身
了。连续几天的上班前，老妈就挑一些长在高处有五
六寸长的嫩丝瓜，在近花蒂处扎上一根缝被褥的白线，
白线的另一端则穿过小木夹的弹簧孔后扎牢。老妈告
诉我，随着丝瓜越长越长，木夹就可以夹上不同的重物，
以便吊着丝瓜长得长一些，俗称“吊长丝瓜”。
老妈种的嫩丝瓜不仅自家吃，还能送邻居。而那

些“吊长丝瓜”是舍不得吃的，要等到丝瓜的皮长得发
黄发脆成为老丝瓜了，老妈就会剪下，捋去丝瓜老皮拍
打出里面的籽留作种子，剩下的丝瓜瓢都已经长成了
经络，俗称丝瓜筋。
如今我在农贸市场和超市买菜也经常能邂逅“吊

长丝瓜”，就是那些在丝瓜开小黄花一端近2厘米处，
有完整的凹下去一圈痕迹的，就是用来吊长丝瓜扎线
留下的。不信，“马大嫂”们不妨留意一下。

马蒋荣

丝瓜“吊长”

十日谈
餐桌的氛围

责编：刘 芳

从前，长沙
一条街，全是吃
小龙虾的饭馆，
当今不但久经不
衰，而且在大江
南北遍地开花。
请看明日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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